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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国家政党政治

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两党政治格局的演化

李睿恒

摘　 　 要： １９４６ 年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的成立，奠定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

政党政治格局形成的基础。 在土地改革、城市化、私有化和两伊战争等多

重因素的作用下，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形成了以库尔德

民主党与库尔德爱国联盟为主导的两党政治格局，并在 １９９１ 年和 ２００３ 年

后不断得到强化。 但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脱节催生出新兴的政治反对

派及其对旧有格局的挑战，使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在伊拉克战争后向两个阵

营并立、三股力量互动、两种理念竞争的政党政治格局方向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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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１９９１ 年设立“禁飞区”以来，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以下简称“伊库区”）自治程

度不断提高。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库尔德人的联邦自治地位被写入伊拉克

宪法；石油经济的发展大幅提升了伊库区的经济状况；伊库区安全形势保持相对稳

定的态势。 但在伊库区实现高度自治的同时，其政治形势也陷入了严重的动荡。 在

外部地缘政治环境动荡、伊拉克国内政治力量变动、伊库区内部政治派系竞争、库尔

德政治精英个人动机等因素的影响下，以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和伊拉克库尔德爱国

联盟为主导的两党权力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 本文聚焦于伊库区两党政治格局的

演化，考察伊库区两党政治格局的历史形成及其发展所依托的社会、经济基础，进而

分析伊战后该格局面临的挑战，并对其未来走向进行展望。

一、 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两党政治格局的形成

对政党政治的研究，不能局限于政党行为本身，而是必须引入对其发展基础的

考察，即把决定政党行为模式的社会、经济和思想基础纳入研究视野。 这既是如实

反映政党政治现实的需要，也是准确定位与把握政党行为的关键。
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两党政治格局的形成与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ｙ，以下简称“库民党”）的成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① 作为库尔德

人早期建立的政党之一，库民党的起源可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在城市中兴起的“青
年”（Ｋｏｍａｌａ⁃Ｉ Ｌｉｗｅｎ）、“伐木工人” （Ｄａｒｋａｒ）和“希望” （Ｈｉｗａ）等库尔德政治组织。
这些组织主要由受过世俗教育的城市军官、官员和教师组成，信奉共产主义，与伊拉

克共产党（ Ｉｒａｑｉ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联系密切。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穆斯塔法·巴尔扎尼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Ｂａｒｚａｎｉ）②带领巴尔扎尼部落发动起义，打出民族主义的口号，“希望”等组

织也加入了起义行列。③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毛拉穆斯塔法流亡至伊朗库尔德地区。 马哈

巴德共和国（Ｍａｈａｂａｄ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１９４６ 年 １ 月 ～１２ 月）和伊朗库尔德民主党的成立使

毛拉穆斯塔法意识到，起义的成功需要部落与受教育的城市政党结盟。④ １９４６ 年 ８
月 １６ 日，毛拉穆斯塔法联合多个政治组织成立伊拉克库民党。 同日，第一次党代表

大会在巴格达秘密举行，推举流亡中的毛拉穆斯塔法为党主席。 根据党纲，库民党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政治意识形态，旨在推翻伊拉克的王朝统治，结束帝国主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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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的控制。① 但由于伊库区当时以农业占主导的经济结构，部落依旧是有效进

行政治动员与资源整合的社会组织形态，因此库民党建立时带有浓厚的农村和封建

色彩，其本质上是占少数的城市左翼力量与农村部落的权宜联姻。② 巴尔扎尼部落

在其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左翼力量提供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行动框架，二者缺乏

互信，相互利用，毛拉穆斯塔法在两者间发挥着关键性的纽带作用。
１９４７ 年至 １９５８ 年毛拉穆斯塔法流亡期间，部落间的冲突淡化，经济矛盾是伊库

区主要的社会矛盾。 这一时期，库民党由易卜拉欣·艾哈迈德（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Ａｈｍｅｄ）代
表的左翼力量所主导。③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起，农业机械化和地主的剥削使农民的

生存状况恶化，左翼力量获得了更大的社会基础。 库民党与伊拉克共产党加强联

系，党员互为成员，库民党左翼化趋势明显，形成了以易卜拉欣·艾哈迈德和贾拉勒

·塔拉巴尼（Ｊａｌａｌ Ｔａｌａｂａｎｉ）等左翼人士为核心的领导层。 部落力量在看到社会经济

状况恶化和民族主义思想左翼化的局面后，采取审慎态度，对党内左翼力量的领导

权予以默认，疏远了与君主政府间的关系。④

１９５８ 年，自由军官政变推翻了伊拉克君主制度。 在阿卜杜·卡里姆·卡塞姆

（Ａｂｄ ａｌ⁃Ｋａｒｅｅｍ Ｑａｓｓｅｍ）的邀请下，毛拉穆斯塔法结束流亡回到伊拉克。 毛拉穆斯

塔法对库民党的左翼化感到不满，但部落力量担忧巴尔扎尼部落的强大会导致其失

去土地，不愿给予其支持。 随着卡塞姆权力根基的稳固，伊拉克政府与库民党之间

的关系逐渐恶化，土地改革的开展使毛拉穆斯塔法重新获得部落支持。 由于卡塞姆

亲苏的外交政策，苏联减少了对库民党的投入，毛拉穆斯塔法因此开始向美国寻求

帮助。 卡塞姆对伊拉克共产党的打压，使苏联再度对左翼派系给予支持，但并不稳

定。 １９６１ 年至 １９７５ 年期间，伊拉克政府和库尔德人一直处于持续的军事对抗和断

断续续的谈判之中。 左翼派系基于自身弱势的现实与毛拉穆斯塔法保持着脆弱的

联盟。 两个派系在反对中央政府方面有所合作的同时，也在各自寻求外部力量相互

牵制，争夺党内的最高领导权，难以统一立场一致对外。
１９６８ 年复兴党上台后，伊拉克政府凭借丰厚的石油收入开始实行国家主义的经

济政策，进一步推动土地改革和城市化发展，旨在打破伊拉克传统的部落经济结构。
在伊库区，大量库尔德农村人口迫于村落的衰败涌入城市谋生，部落结构遭到冲击。
这构成了库民党分裂的背景，库民党内部就政党性质、意识形态、斗争路线等议题进

一步产生分歧。 以贾拉勒·塔拉巴尼为首的年轻一代认为毛拉穆斯塔法代表的部

落是反动落后的封建阶级，库尔德民族独立运动的基础已转到城市，以农村部落为

基础的斗争策略应该遭到摒弃。 随着 １９７５ 年两伊签署《阿尔及尔协议》，毛拉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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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法失去美国和伊朗的秘密支持，库尔德起义失败，党内分歧持续激化。 １９７５ 年 ６
月 １ 日，贾拉勒·塔拉巴尼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宣布脱离库民党，组建库尔德爱国联盟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ｃ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以下简称“库爱盟”）。 库爱盟将自身定义为一个社会

主义民主政党，代表伊库区工人、农民与城市中产阶级的利益。
需要指出的是，土地改革与城市化虽“对库尔德的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了影响，并

成功地塑造了一批依附于中央政权的中产阶级”，但“只有极少的库尔德人被雇

用”①。 伊朗库民党领导人阿卜杜·拉赫曼·卡西姆鲁（Ａｂｄｕｌ Ｒａｈｍａｎ Ｇｈａｓｓｅｍｌｏｕ）
进一步指出，石油开采往往被帝国主义公司或国家政权把控，因此并不存在真正意

义上的库尔德工业资产阶级，所谓的库尔德中产阶级实际上只是一批为数不多的无

产阶级工人，并不足以构成革命性的政治力量。② 事实上，伊库区城市化进程是伊拉

克国家政策的产物，单一的石油工业基础使得这些“新兴城市”吸纳就业的能力有

限，大量库尔德移居人口成为无业游民，只能选择向政府庇护下幸存的库尔德部落

寻求生计与安全保障。 在某种意义上，部落对城市实现了离岸式的控制。 城市化进

程也没有政府预想的那么顺利，直到 １９７７ 年，农村人口依旧占伊库区总人口的

５１％。③ 受制于此，库爱盟的组织形式和斗争策略尚无法超越库民党，塔拉巴尼依旧

需要依靠自己的部落势力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敢战士”（Ｐｅｒｓｈｍｅｒｇａ）④来扩展

新生政党的力量。
１９８０ 年至 １９８８ 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政府为弥补财政亏空，于 １９８３ 年放松

对经济的控制，推行私有化，向私企和个人租赁和买卖土地。 大量与政府保持亲密

关系的库尔德部落首领重新获得土地并进入商业领域，转变为地主与城建合同商，
跻身中央政府庇护下的城市暴富阶层。 埃尔比勒北部哈里里平原的苏尔齐部落

（Ｓｕｒｃｈ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这一过程被荷兰学者米歇尔·李赞伯格（Ｍｉｃｈｉｅｌ
Ｌｅｅｚｅｎｂｅｒｇ）形象地描述为“部落结构在城市化背景下得到了新生”⑤。 部落的强化

还表现在军事安全层面。 为对抗伊朗和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大量库尔德部落在伊

拉克政府的支持下组建起非正规军。 两伊战争后期，伊拉克国内食品价格大幅上

涨，政府出于对粮食的迫切需求，继续将更多的土地租售给亲政府的库尔德部落来

发展农业。 伊库区随之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大量库尔德城市无业游民重新返回农

村，进一步夯实了部落在库尔德社会中的基础。 农村的复苏与部落的壮大在两伊战

争末期引起了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的警惕。 １９８８ 年 ２ 月至 １９８９ 年 ４ 月，伊拉克军队

对伊库区展开“安法尔行动”（Ａｌ⁃Ａｎｆａｌ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约 ４，０００ 座库尔德村庄连同其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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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ｅｂｅ Ｍａｒｒ，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ｒａｑ，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５， ｐ． ２８５．
也被译为“敢死战士”、“敢死军”。
Ｆａｌｅｈ Ａ． Ｊａｂａｒ ａｎｄ Ｈｏｓｈａｍ Ｄａｗｏｄ， ｅｄｓ．，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ｑｉ Ｂｏｏｋ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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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遭到毁坏，村民被强制迁入城市聚居区（Ｍｕｊａｍｍａｔ），受政府的集中控制与管理。
农业衰败与工业化缺位的城市化进程使得伊库区衍生出了内外两套庇护系统。

从伊库区整体来看，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整个地区的主要经济来源严重依赖伊拉克

政府的拨款，部落则充当着伊拉克政府影响与控制伊库区的“代理人”，是复兴党政

权庇护系统中的被庇护者。 从伊库区内部来看，部落向平民提供生活、生产资料与

安全保障，在次一级的庇护系统中同时扮演庇护者的角色。 因此，以部落为依托的

库民党、库爱盟和其他库尔德政党在民族主义斗争的过程中常常表现出强烈的部落

特征，政党间形成了复杂的“伙伴—对手”关系。① 它们有时为共同对抗复兴党政权

结成联盟，有时则为争夺领导权、资源与领土兵戎相见，或引入外部力量实现自身利

益的最大化。 １９８３ 年至 １９８４ 年间，库民党和库爱盟就曾为扩展自身势力，分别与伊

朗和伊拉克政府结盟参与两伊战争。
“安法尔行动”给伊库区的农业经济造成了致命性打击，伊库区“变成一块破碎

的土地，社会发展迅速失去经济基础，政党力量弱化，士气低落，库尔德人疲惫涣

散”②。 １９８８ 年 ５ 月，库民党和库爱盟放弃对抗，强调民族团结，并联合其他政党宣

布成立伊拉克库尔德阵线，毛拉穆斯塔法之子、库民党主席马苏德·巴尔扎尼

（Ｍａｓｏｕｄ Ｂａｒｚａｎｉ）和贾拉勒·塔拉巴尼共同担任主席，宣布一致对抗复兴党政权。
两党领导下的伊拉克库尔德阵线奠定了海湾战争后伊库区的基本政治格局。 １９９１
年“禁飞区”设立后，伊拉克政府对伊库区实行经济封锁，实际上使该地区面临国际

与国内的双重制裁。 伊拉克政府无力继续维持福利政策，不断缩减对伊库区的财政

预算和粮食补给，这导致其与亲政府部落间的庇护关系破裂，大多数部落加入库尔

德阵线，反对复兴党政权。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伊库区举行地方议会选举，库民党与库爱盟

分获 ５１ 个和 ４９ 个席位（共 １０５ 个席位），组建联合政府，正式形成了两党主导的地区

政治权力格局。 国际援助与边境贸易是该时期伊库区的主要经济来源，两党作为伊

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以下简称“库区政府”）代表对

外成为“寻租政府”，对内进行经济资源的分配与管理，取代原有的亲政府部落成为

伊库区内部新的庇护者。
但库区政府的成立并没有消弭库民党和库爱盟间的冲突，两党因权力、国际援

助分配和地盘争夺不断爆发小规模冲突，最终于 １９９４ 年爆发全面内战，库区联合政

府解散，两党分别以埃尔比勒和苏莱曼尼亚为中心形成了北南两个库区政府。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在美国政府的斡旋下，两党达成和解，签署《华盛顿协议》。 同年 １０ 月，美国

国会通过《解放伊拉克法案》，决定推翻萨达姆政权，并对两党提供武器与资金援助。
在共同“倒萨”的目标下，两党维持了伊库区局势的和平与稳定。

非生产性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伊拉克库尔德社会无法有效制约作为资源分配者

·７·

①
②

唐志超：《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５５ 页。
Ｇａｒｅｔｈ Ｒ． Ｖ． Ｓｔａｎｓｆｉｅｌｄ， Ｉｒａｑｉ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ｐ．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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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库民党和库爱盟。 由于经济上的双重制裁和内战期间不稳定的安全局势，伊拉克

长期以来的政治腐败和经济依赖等问题在伊库区不断加剧。 尽管国际援助使许多

库尔德村庄得以重建，但“安法尔行动”中使用的化学毒气对农田造成了持久破坏，
１９９６ 年联合国石油换食品（Ｏｉｌ ｆｏｒ Ｆｏｏｄ）计划进一步限制了该地区的农业复苏。 上

述因素共同决定了库民党与库爱盟两党主导下的地区权力格局和伊库区“强政党，
弱社会”的本质。① １９９１ 年以来，两党通过掌控伊库区经济命脉、提供政治与安全庇

护，建立起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将作为统治阶级的政党和社会各阶层联系起

来，确立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牢牢地控制着整个库尔德地区。

二、 伊拉克战争后库尔德地区两党政治格局面临的挑战

２００３ 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萨达姆政权被推翻。 后萨达姆时代库尔德人的自

治权利被正式写入 ２００５ 年《伊拉克永久宪法》，埃尔比勒、苏莱曼尼亚、杜胡克三省

合并为库尔德自治区。 国际制裁的解除、石油收入、国际投资和固定比例（１７％）的
中央预算拨款，推动了伊库区经济的飞速增长。 伊库区政府获得的中央财政拨款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５０ 亿美元增长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２０ 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５１８ 美元增加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３，３０６ 美元；２００７ 年 ８ 月伊库区议会通过《库尔德斯坦油

气法》，伊库区政府随后和 ３９ 家石油公司签署了 ６０ 项开发合同。 截至 ２０１３ 年上半

年，来自 ８０ 个国家的 ２，６５６ 家公司在伊库区注册落地；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期

间，伊库区投资总额达 ４２６ 亿美元。②

伊拉克战争后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打破 １９９１ 年以来库民党与库爱盟建立的社会

庇护体系。 ２００５ 年，两党结盟参加地区议会选举，赢得 １０４ 个席位（席位总数增至

１１１ 席）。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两党达成战略协议，划分了各自在伊库区政府中的职位分配，
并最终于同年 ５ 月完成政府合并，凭借对石油财富的垄断和对政府职位的掌控强化

了既有的权力格局，也加剧了地区腐败问题。 在精英层面，政党高层官员享受高薪

待遇，甚至领取双份工资；政府中“吃空饷”现象严重，与两党关系密切者被录入公职

人员名单，领取高额工资与退休金。③ 同时，伊库区政府投资主要流入建筑业和石油

工业，两党要员及其控制下的家族企业和与两党关系密切的政党、商人借助政治优

势获得合同招标，逐层分包，从中谋取暴利。 据统计，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间，

·８·

①

②

③

Ｄｅｎｉｓｅ Ｎａｔａｌｉ，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Ｑｕａｓｉ⁃Ｓｔａｔ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ｉｎ Ｐｏｓｔ⁃Ｇｕｌｆ Ｗａｒ Ｉｒａｑ，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ｙｒａｃｕ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ｐ． 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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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５， Ｎｏ． ２， ２０１８， ｐ． １４．

Ｋａｗａ Ｈａｓｓａｎ，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ｅ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ｓ ａ Ｓｕｌｔａｎｉｓ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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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建筑业和石油工业的投资额分别达 １３６ 亿美元和 １３０ 亿美元，分别占伊库区政

府投资总额的３１．８８％和 ３０．４％。① ２００６ 年维基解密（Ｗｉｋｉｌｅａｋｓ）网站揭露称，私营公

司在招标过程中需要向和两党关系密切的企业及政府官员分别支付 １０％ ～ ３０％和

１０％的合同款才能成功竞标。② 英国广播公司（ＢＢＣ）２００８ 年发布的报告称，政府招

标项目在经过层层分包落实到最终承建公司时，实际资金只余下合同款项的一半。③

在社会层面，伊库区政府通过提供免费大学教育和增加公职的方式吸纳社会新

生劳动力，换取政治忠诚和社会稳定。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１２ 年间，伊库区公立大学和私立

大学数量分别由 １ 所和 ０ 所增加至各 １１ 所，获得本科学历的毕业生可直接进入公职

部门、政府企业或公私合营企业工作。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５ 年间，伊库区政府增加了 １０
万个公职岗位，截至 ２０１５ 年，近 ６８．２ 万人出任公职，占总就业人口的 ５０．４％。 自

２００７ 年起，伊库区政府 ６４％的预算都被用于支付公职人员的工资。 公职人员的收入

构成了伊库区许多普通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④ 上述数据表明，库民党与库爱盟推

行了一套广泛的社会笼络政策，以此实现政治权力向社会各领域的渗透。⑤

然而，伊库区现行的经济结构中，中央预算拨款占地区预算的 ９０％，其余 １０％主

要靠地区石油收入和国际投资。 在工业体系中，作为伊库区主要产业的石油行业只

能吸纳 １％的劳动力，其他非石油类产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只达到 ２．６％，⑥工业部门吸

纳就业能力有限。 高油价抑制了伊库区政府经济非石油化的动力，能够吸纳大量劳

动力就业并提供稳定就业机会的农业和制造业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间，伊库区政府对农业和制造业的投资均不足 １ 亿美元，占总投资的

比重不超过 ４％。 农业对 ＧＤＰ 的贡献率只有 ５．６２％，长期无法自给自足，只能大量依

靠从土耳其进口。⑦ 单一的产业政策和受外部高度影响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两党主

导下的庇护体系本身有着极强的不稳定性。 受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伊库区

国际投资连年下降，伊库区政府加大对土耳其的石油输出力度，导致 ２０１４ 年初马利

基政府削减和缓发对伊库区的财政预算，同年下半年国际油价下跌，二者叠加使地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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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üｌｉｓｔａｎ Ｇüｒｂｅｙ ｅｔ ａｌ．， 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Ｉｒａｑ ａｎｄ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７， ｐ． １１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Ｉｒａｑ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ｆｏｒ Ｓｈａｒｅ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 ｐ． １， 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ｅ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０９８６ ／ ２１５９７，登录

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Ｎｙａｚ Ｎａｊｍａｌｄｄｉｎ Ｎｏｏｒｉ， “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Ｉｒａｑ （ １９２１ －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Ｖｉｃｉｏｕｓ Ｃｉｒｃｌｅ ｏｆ Ｕｎｃｉｖｉｃ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ｐ． １４－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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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财政赤字问题恶化，引发 ２０１５ 年的地区经济危机。 ２０１５ 年，伊库区公职人员只领

取到前 ８ 个月的工资，直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工资依旧没有恢复发放。 地区贫困率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７％增长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２．５％；①失业率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７％增长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４％。② 城市高房价也进一步加剧了伊库区普通民众的生存压力。 经济的高速增长

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发展，伊库区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引发民众强烈不满。
伊库区人口特征的新变化也对两党依赖的社会基础带来冲击。 １９９１ 年以来安

全局势的相对稳定促进了伊库区人口增长和人口结构的年轻化。 截至 ２０１６ 年，伊库

区人口达 ５２０ 万，其中 ２５ 岁（含）以下人口占比达 ５０％，预计至 ２０２０ 年地区将新增

８５ 万至 １１０ 万就业人口。③ 同时，１９９１ 年后成长起来的伊拉克库尔德人，并未经历

过萨达姆的严酷统治。 因此，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传统民族主义话语，在年轻人中

难以引起共鸣，无法再成为两党主导与控制公共生活的合理借口。④

此外，在农村经济结构衰弱、城市化进程加速、安全形势渐稳、现代教育普及和民族

主义、民主观念不断传播等因素的影响下，部落作为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组织形式的

角色开始被政党逐步取代。 除杜胡克省外，部落主义在埃尔比勒省和苏莱曼尼亚省更

多地以社会联系而非社会结构的形式继续发挥作用。⑤ ２００７ 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８４．２％的大学生不认为自己隶属于某一个部落。⑥ 部落认同的弱化使民众在政治上更

多地认同于政党。 库民党与库爱盟内部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结构的演进，都表现出强烈

的建立在部落联系基础上的家族特色，但在具体方式上又有明显的区别。 在库民党内

部，主席、副主席、政治局中的一名成员和领导委员会的 ６ 名成员均来自巴尔扎尼家族；
库爱盟内部也有着程度稍低但性质相同的状况。 伊库区政府的核心机构———外交、军
事、安全、内政等部门也完全由两党的家族成员掌控；经济、能源、通讯等部门也都直接

或间接处于家族企业或与家族保持密切关系的企业控制之下。⑦ 家族对权力和资源的

垄断及不断加剧的腐败问题，不仅引发了民众的不满，也导致了政党内部的派系分化。
这在库民党内更多表现为巴尔扎尼家族内部的权力之争，在库爱盟内部则表现为塔拉

巴尼家族和其他家族与派系之间的矛盾。 这对两党的二元政治格局也构成了挑战。

·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Ｎｙａｚ Ｎａｊｍａｌｄｄｉｎ Ｎｏｏｒｉ， “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Ｉｒａｑ （ １９２１ －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Ｖｉｃｉｏｕｓ Ｃｉｒｃｌｅ ｏｆ Ｕｎｃｉｖｉｃ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 １３．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ａｔｅ ｉｎ Ｉｒａｑｉ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ｉｓ １４％，” Ｅｋｕｒｄ Ｄａｉｌ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ｅｋｕｒｄ．ｎｅｔ ／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２０１６⁃０９⁃２２，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Ｉｒａｑ ２０２０ Ａ Ｖｉ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ｐ． １４．
Ｍｉｃｈｉｅｌ Ｌｅｅｚｅｎｂｅｒ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Ｉｒａｑｉ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３： Ｅｎｄｕｒ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Ｎｏｖｅ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ｒａｂ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２３， Ｎｏ． １， ２０１５， ｐ． １７５．
Ｓｅｒｈａｔ Ｅｒｋｍｅｎ，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ｒａｑ：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Ｕｌｕｓｌａｒａｒａｓı Ｈｕｋｕｋ 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ｋａ， Ｖｏｌ． ３１， Ｎｏ． ８， ２０１２， ｐｐ． ９１－９３．
Ｍａｈｉｒ Ａ． Ａｚｉｚ，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ｓ ｏｆ Ｉｒａｑ Ｅｎｔｈｎ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Ｉｒａｑｉ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Ｂ． Ｔａｕｒｉｓ， ２０１１， ｐ． １３９．
Ｓｅｒｈａｔ Ｅｒｋｍｅｎ，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ｒａｑ：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ｐ．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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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化的政治经济格局与社会发展的错位推动了政治反对派的兴起。 早在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伊库区就兴起了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 １９８７ 年，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和阿

富汗反苏战争的鼓舞，前伊拉克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谢赫奥斯曼·阿卜杜·阿齐兹

（Ｓｈｅｉｋｈ Ｏｔｈｍａｎ Ａｂｄ Ａｚｉｚ）领导成立了伊拉克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运动（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以下简称“库伊运”），以地区南部城市哈莱布杰（Ｈａｌａｂｊａ）为据点，
通过武装斗争反对复兴党政权。 １９９２ 年，库伊运参加地方议会选举，获得 ５．５％的选

票，成为地区第三大政党，但没有获得席位。 其随后拒绝加入两党主导下的政治进

程，主张库尔德社会的伊斯兰化，继续采取武装斗争路线。 １９９３ 年至 １９９９ 年期间，
库伊运与库爱盟多次爆发军事冲突。 随着 １９９９ 年谢赫奥斯曼的去世和“９·１１”事
件后美国反恐战争对库伊运武装力量的打击，库伊运内部分化重组，演变为由谢赫

奥斯曼的弟弟谢赫阿里·阿卜杜·阿齐兹（Ｓｈｅｉｋｈ Ａｌｉ Ａｂｄ Ａｚｉｚ）继续领导的库伊运

和阿里·巴比尔（Ａｌｉ Ｂａｂｉｒ）领导的库尔德伊斯兰团（Ｋｏｍ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 在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９ 年的地区议会选举中，库尔德伊斯兰团分别赢得 ６ 个和 ４ 个席位；库伊运只参

加了 ２００９ 年选举，赢得 ２ 个席位，２００７ 年谢赫阿里·阿布杜·阿齐兹去世后，该党

力量渐趋式微。 此外，前穆兄会成员萨拉赫丁·穆罕默德·巴哈丁（ Ｓａｌａｈｕｄｄｉｎ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Ｂａｈａａｄｉｎ）主张和平参政，他不仅于 １９９４ 年成立库尔德伊斯兰联盟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Ｕｎｉｏｎ），还在 ２００５ 年与 ２００９ 年的地区选举中分别获得 ９ 个和 ６
个席位。 在 ２０１３ 年的地区选举中，库尔德伊斯兰联盟和库尔德伊斯兰团分别赢得

１０ 个和 ６ 个席位。①

由于农村地区有着深厚的苏菲主义传统，伊库区的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支持者主

要为城市的贫困人口。 伊斯兰主义运动通过开展慈善活动进行社会动员，因此其社

会基础可以辐射整个地区，但以沙特和伊朗等外部支持为基础的动员方式并不稳定

且不可持续，加之民族主义与世俗思想在伊库区的长期影响，这决定了库尔德伊斯

兰主义运动“辐射广，底子薄”的特点。② 同时，库民党与库爱盟还通过利益输送将伊

斯兰主义运动“虔诚的”支持者转变为两党庇护系统中的一环，这动摇了该运动的底

层基础。 据统计，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１２ 年间，伊库区的清真寺数量从 ３，８７８ 座增加至

４，７７０座，伊斯兰宗教学校从 １５ 所增至 ３５ 所，库区政府共给地区宗教事务部拨发了

１，１６０万美元的财政预算，超过 １４，７００ 名宗教领域的工作人员被列入库区政府公职

人员名单，由政府发放工资。③ 这一方面使两党能够通过公职人员及时掌握清真寺

内的动向，另一方面还可以在底层塑造两党虔诚的形象。

·１１·

①

②

③

［伊拉克］拉希德·哈尤努：《伊拉克政治伊斯兰百年史：逊尼派卷》（阿拉伯文），迪拜：阿联酋梅斯巴

研究中心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７１－７２ 页。
Ｓｅｒｈａｔ Ｅｒｋｍｅｎ，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ｒａｑ：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ｐｐ． ８９－９０．
Ｎｙａｚ Ｎａｊｍａｌｄｄｉｎ Ｎｏｏｒｉ， “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Ｉｒａｑ （ １９２１ －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Ｖｉｃｉｏｕｓ Ｃｉｒｃｌｅ ｏｆ Ｕｎｃｉｖｉｃ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ｐ． １５－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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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 年是伊库区政党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库爱盟前副书记努奇尔

万·穆斯塔法（Ｎａｗｓｈｉｒｗａｎ Ｍｕｓｔａｆａ）带领一批党内中层人员退出库爱盟，宣布成立

变革运动（Ｇｏｒｒａ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努奇尔万在一篇题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诉求》的文章

中指出，变革运动致力于对伊库区政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变革库爱盟一党主导

下的苏莱曼尼亚政府和库民党一党主导下的埃尔比勒和杜胡克政府”。①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５ 日，变革运动参加地区议会选举，获得选票总数的 ２３．７２％，赢得 ２５ 个席位。②

２０１１ 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变革运动组织示威游行，号召消除腐败，进行政治和经济

改革，打破两党长期垄断的权力局面。 在 ２０１３ 年的地区议会选举中，该党超过库爱

盟，赢得 ２４ 个席位，成为伊库区议会的第二大党（库民党 ３８ 席，库爱盟 １８ 席）。 在

２０１４ 年确立的政治架构中，地区议会主席、“敢战士”事务部、财政部、贸易与工业部

及宗教事务部等部门部长的职务均由变革运动成员出任。 变革运动的兴起为两党

庇护体系外的年轻一代创造了新的参政空间，增强了地区反对派的总体力量，重塑

了伊库区的政治版图。
变革运动的参政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相关领域的改革，如提高议会对政府问询

的力度，提出解决财政“吃空饷”问题和提高选举透明度的议案，以及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通

过的《政党财政法》，在原则上要求将政府对政党资助的年预算缩减到 １％。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变革运动提起的一系列关于修改伊库区《主席法》的议案，对马苏德·巴尔扎尼

的连任造成威胁，引发库民党的恐惧。 同年 １０ 月，在因工资停发危机引发的示威游

行中，库民党在苏莱曼尼亚的办事处遭到示威者攻击，５ 名办事处人员身亡，巴尔扎

尼指责变革运动为幕后主使，并于当月解散议会，禁止来自变革运动的议会主席和 ４
名部长进入埃尔比勒，变革运动的参政活动因此被迫中断。

变革运动的异军突起，实际上打破了 ２００６ 年以来库民党和库爱盟维持的政党政

治平衡。 “２０１３ 年大选后，库民党不再将库爱盟当作对等的盟友来看待，而是更多地

将变革运动视为自己在新一届政府中的伙伴。”③２０１１ 年“阿拉伯之春”发生以来，库
民党与库爱盟在处理和中央政府关系以及对叙利亚政策等问题上分歧不断，２０１２ 年

贾拉勒·塔拉巴尼健康状况的恶化及 ２０１３ 年的大选结果，使两党间的力量天平日益

倒向库民党一边。 政党力量的对比变化引发了伊库区政党政治版图的再调整。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库爱盟和变革运动签署伙伴协议，宣布将结盟参加原定于 ２０１７ 年底举

行的地区议会选举，致力于结束伊库区政府主席的直选制度，改为从议会多数党中

产生，随后领导组建伊库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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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伊拉克］拉希德·伊马拉·栽迪、［伊拉克］尤素夫·穆罕默德·萨迪克：《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治反

对派的诞生与未来》（阿拉伯文），多哈：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２０－２１ 页。
同上，第 ２２－２３ 页。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Ｓａｌｉｈ，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ｒａｑｉ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６，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ｒｇ ／ 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ｖｉｅｗ ／ ｔｈｅ⁃ｎｅ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ｉｒａｑｉ⁃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登
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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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的独立公投和 １０ 月 １９ 日伊拉克政府军重新控制基

尔库克等事件后，伊库区议会于 １０ 月 ２４ 日决定延长本届议会任期 ８ 个月，同时将原

定于 １１ 月举行的伊库区新议会和主席选举推迟 ８ 个月，伊库区主席马苏德·巴尔扎

尼随后于 １０ 月 ２９ 日宣布辞职。① １１ 月 ６ 日，伊库区政府总理尼济尔凡·巴尔扎尼

（Ｎｅｃｈｉｒｖａｎ Ｂａｒｚａｎｉ）解除对变革运动的“禁令”，邀请其议会主席和部长重回埃尔比

勒，但遭到后者拒绝。 变革运动联合伊斯兰团和前库爱盟副书记巴尔哈姆·萨利赫

（Ｂａｒｈａｍ Ｓａｌｉｈ） 于当年 ９ 月成立民主与正义联盟 （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要求尼济尔凡·巴尔扎尼解散现任政府，成立过渡政府。 该倡议随后遭到

库民党与库爱盟的一致反对。② １２ 月 １８ 日，苏莱曼尼亚爆发示威游行，要求现任政

府辞职，提前举行大选，变革运动和伊斯兰团随后于 ２０ 日宣布退出政府。③

三、 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两党政治格局的困境与前景

伊拉克战争后伊库区的社会变化和反对派政党的兴起，重塑了伊库区的政治版

图，但却并未打破库民党与库爱盟建立的广泛的社会庇护体系及两党主导下的政治

格局，经济、能源、军事、安全、内政等核心部门依旧掌握在两党手中。 以军事安全为

例，据变革运动 ２０１４ 年的调查显示，“敢战士”事务部登记在册的现役和退役人员共

４０ 万人，现役人员达 １９ 万至 ２５ 万人，但“敢战士”事务部实际上能调度的人员不足 ４
万人，④伊库区核心武装力量依旧为两党所控制，其中以库民党控制下的第 ８０ 旅和

库爱盟控制下的第 ７０ 旅为代表，各自人数超过 ５．８ 万人；此外，伊库区政府内政部下

属的准军事化警务力量“宰拉瓦尼”（Ｚｅｒａｖａｎｉ）同样呈现出高度的党派化特点，它从

库民党“敢战士”部队中分化而来，人数达 ５．１ 万人，目前由库民党政治局委员、内政

部部长阿卜杜·卡里姆·苏尔坦·辛贾里（Ａｂｄｕｌ Ｋａｒｉｍ Ｓｕｌｔａｎ Ｓｉｎｊａｒｉ）领导。⑤ 如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面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攻势，库民党并未选择保护受围困的雅兹迪人，
而是下令“宰拉瓦尼”部队从辛贾尔山撤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伊斯兰国”组织兴起后，
伊库区周边安全态势恶化，美国和伊朗等国家在军事和政治上加大对库区政府的支

持力度，进一步强化了两党在地区政治生活和公共安全中的作用，变革运动领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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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魏玉栋：《伊拉克库区主席巴尔扎尼宣布辞职》，新华网，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７⁃１０ ／ ３０ ／ ｃ＿１１２１８７３６４５．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Ｇｏｒｒａｎ Ｒｅｊｅｃｔｓ ＰＭ Ｂａｒｚａｎｉｓ Ｉｎｖｉｔｅ ｔｏ Ｒｅｊｏｉｎ ＫＲＧ，” Ｒｕｄａｗ，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６，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ｕｄａｗ．
ｎｅｔ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 ０６１１２０１７５，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Ｇｏｒｒａｎ ａｎｄ Ｋｏｍａｌ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 ｆｒｏｍ ＫＲＧ，” Ｒｕｄａｗ，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ｕｄａｗ． ｎｅｔ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２，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Ｋａｍａｌ Ｃｈｏｍａｎｉ，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Ｇｏｒｒａｎ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５，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ｋｕｒｄｉｓｈｐｏｌｉｃｙ．ｏｒｇ ／ ２０１４ ／ ０９ ／ ０５ ／ 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ｆａｃｉｎｇ⁃ｇｏｒｒａｎ⁃ｔｏ⁃ｃｈａｎｇｅ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２５ 日。

“Ｏｖｅｒ １５０，０００ Ｅｎｌｉｓｔｅｄ ａｓ Ｐｅｓｈｍｅｒｇａ Ｔｒｏｏｐｓ ｉｎ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Ｓｈｏｗｓ，” Ｒｕｄａｗ， Ａｐｒｉｌ ３，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ｕｄａｗ．ｎｅｔ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 ０３０４２０１７，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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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派改革进程失去后劲，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因被禁止参政活动而陷入全面瘫痪。 此

外，在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的全国大选中只赢得了 ２ 个席位，巴尔哈姆·萨利赫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辞去民主与正义联盟主席一职，重新加入库爱盟，并作为该党提名的候选人于 １０
月担任新一任伊拉克总统。① 这持续削弱了反对派运动的力量，民主与正义联盟随

后宣布将以“政治和民间性质”的形式继续维持该党的运转。②

非生产性的寻租经济决定了伊库区难以产生可以转化为民主政治力量的经济

基础和政治文化。 政治和经济上长期形成的依附文化和心理，使得包括许多变革运

动支持者在内的失业青年都希望成为公职人员，不愿进入其他领域就业。③ 变革运

动与库爱盟结盟和巴尔哈姆·萨利赫回归库爱盟的行动表明，反对派运动无力兑现

选举承诺，正面临发展困境。 对变革运动和库爱盟而言，结盟与回归是各自谋求其

政治未来、重启改革议程的合理选择。 而对库爱盟而言，这并不意味着 ２００６ 年与库

民党签署的战略协议的终结，联合的最终目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而是为了重

塑库爱盟与库民党的力量平衡与对等地位，继续维持库爱盟所垄断的政治经济结

构。 卡瓦·哈桑（Ｋａｗａ Ｈａｓｓａｎ）认为，变革运动的崛起本质上是依托于一套反建制

（ａｎｔｉ⁃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的对抗性话语，在其很多理想主义追随者的眼中，失败的参政经

历和与库爱盟的结盟是该运动腐化的标志，也必将对其社会基础造成侵蚀。④ 巴尔

哈姆·萨利赫出任伊拉克总统，使很多人就伊库区的改革进程持乐观态度，但托比

·道奇（Ｔｏｂｙ Ｄｏｄｇｅ）指出，巴尔哈姆掌权所遵循的方式本身就与其所倡导的改革理

念相悖，其幕后与各党派所作出的政治妥协，将成为其落实改革承诺的阻碍。⑤ 因

此，如何在解构的同时建构一个不被旧有体制侵蚀的替代性发展模式和构想，重新

确定利益分配格局，将是伊库区反对派面临的最大挑战。 而在此过程中，库民党与

库爱盟的改革意愿和有利的外部环境，将是成功打破两党结构的重要条件。 尽管如

此，伊库区的两党政治格局目前依旧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这主要表现在两党内部、
两党之间和两党外部三个层面。

第一，从两党内部来看，派系分化与换代问题或将进一步改写伊库区的政治版

图，动摇两党格局的根基。 就库民党而言，其派系斗争主要局限于巴尔扎尼家族内

部，并且由于党内政治局成员长期关注商业活动而非党内政治发展，因此在党内整

·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ａｒｈａｍ Ｓａｌｉｈ 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Ｉｒａｑ，” Ｒｕｄａｗ，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ｕｄａｗ． ｎｅｔ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ｉｒａｑ ／ ０２１０２０１８，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４ 日。

“ＣＤＪ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 Ｗｏｒｋ Ａｆｔｅｒ 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 ｏｆ Ｂａｒｈａｍ Ｓａｌｉｈ，” ＮＲ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ｒｔｔｖ．ｃｏｍ ／ Ｅｎ ／ Ｎｅｗｓ．ａｓｐｘ？ｉｄ＝ ５２９２＆ＭａｐＩＤ＝ １，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Ｇüｌｉｓｔａｎ Ｇüｒｂｅｙ ｅｔ ａｌ．， 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Ｉｒａｑ ａｎｄ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ｐ． １０９．

Ｋａｗａ Ｈａｓｓａｎ，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ｅ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ｓ ａ Ｓｕｌｔａｎｉｓ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ｐ． ２２－２３．
Ｔｏｂｙ Ｄｏｄｇｅ，“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Ｈｏｐｅ ｆｏｒ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Ｐｏｓｔ⁃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ｒａｑ，”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７，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ｉｒａｑ ／ ２０１８⁃１０⁃１７ ／ ｔｈｅｒｅ⁃ｈｏｐｅ⁃ｒｅｆｏｒｍ⁃ｐｏｓｔ⁃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ｒａｑ，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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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和稳定性方面，库民党要高于库爱盟。 目前，库民党内部就代际更替问题主要形

成了以马苏德·巴尔扎尼长子马斯鲁尔·巴尔扎尼（Ｍａｓｒｏｕｒ Ｂａｒｚａｎｉ）和其侄子尼济

尔凡·巴尔扎尼为首的两支派系，二者间的权力斗争将成为决定库民党未来走向的

关键。 但马苏德·巴尔扎尼目前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地位决定了库民党在短期内不

会发生大的变动。 在库爱盟内部，则存在以塔拉巴尼家族为首的三大派系。 ２０１２ 年

贾拉勒·塔拉巴尼患中风后，塔拉巴尼派系主要由其妻子希罗·易卜拉欣·艾哈迈

德（Ｈｅｒｏ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Ａｈｍｅｄ）和幼子库巴德·塔拉巴尼（Ｑｕｂａｄ Ｔａｌａｂａｎｉ）所主导。 另外

两派分别由党副书记巴尔哈姆·萨利赫和科斯拉特·拉苏尔（Ｋｏｓｒａｔ Ｒａｓｕｌ）所领导。
党内就代际更替问题难以达成共识，最终投票被暂时搁置。 即使在塔拉巴尼家族内

部，对于塔拉巴尼幼子库巴德·塔拉巴尼的继承人身份，也存有很大的争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巴尔哈姆的退出和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塔拉巴尼的逝世，进一步削弱了库爱盟的力

量，尽管巴尔哈姆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重新加入库爱盟，但二者围绕改革的理念差异，使得这

种回归影响有限，同时也充满不确定性。
第二，从两党关系来看，双方围绕党派既得利益和库尔德民族主义话语主导权

的竞争，使得两党关系充满易变性，对既有格局也造成冲击。 长期以来，库民党和库

爱盟都将自身界定为库尔德民族主义的代言人，并竞相争夺库尔德民族主义话语的

主导权。 历史上，两党为维护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共同利益曾多次放弃对抗，采取统

一行动。 例如，１９８８ 年两党领导组建的伊拉克库尔德阵线和 １９９８ 年两党达成的和

解，都是出于共同反对萨达姆政权的目的；２０１４ 年“伊斯兰国”组织兴起后，两党为维

护地区安全而采取统一的军事行动。 但需要指出的是，促成两党间合作的核心因素

往往是伊库区严峻的外部环境或大国意志，当政党自身力量强大或外部环境允许

时，党派乃至个人利益往往会超越伊库区的整体利益，导致两党关系恶化。 随着原

定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的库区议会选举临近，为应对变革运动与库爱盟结成的选举联盟

和寻求个人的连任，马苏德·巴尔扎尼不顾各方反对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举行伊库

区独立公投，以增加选民支持。 但此举最终使得伊库区遭到国际社会孤立，伊拉克

政府夺回石油重镇基尔库克，库民党与库爱盟间的分歧也随之加剧。
第三，从两党外部来看，伊库区高度依赖外部支持的政治经济结构使得两党间

的互动充满代理人色彩。 库民党和库爱盟基于二者在伊库区北部和南部形成的势

力范围，分别建立了亲土耳其和亲伊朗的经济系统。 受深居内陆和缺乏出海口的地

理环境限制，伊库区石油主要依靠土耳其杰伊汉港（Ｃｅｙｈａｎ）输油管道和两伊边境的

输油管道向外输出石油。 据统计，２０１４ 年伊库区向土耳其和伊朗输出石油分别达到

每日 ３２ 万桶和 ５ 万桶。① 大量非官方的边境贸易也构成了双边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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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Ｂｉｊａｎ Ｋｈａｊｅｈｐｏｕｒ，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Ｉｒａｎ⁃ＫＲ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６，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 ｃｏｍ ／ ｐｕｌｓｅ ／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 ／ ２０１７ ／ １０ ／ ｉｒａｎ⁃ｋｒ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ｉｅｓ⁃ｔｒａｄｅ⁃ｇｅｏ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ｈｔｍｌ， 登

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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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在中东剧变的背景下，作为伊库区第一和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土耳其和伊朗

分别通过支持库民党和库爱盟实现了经济影响力向伊库区政治领域的渗透。 在土

耳其方面，库民党是其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打压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ＰＫＫ）和遏

制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ＰＹＤ）的重要抓手。 伊朗则通过支持库爱盟打击“伊斯

兰国”组织来保障本国西部边境的安全。 而在中东教派冲突的背景下，库民党和库

爱盟又各自构成了逊尼派阵营和什叶派阵营当中的一环。① 上述因素使得两党间的

政治互动充满了代理人色彩。 以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的伊库区独立公投事件为例，伊
朗因反对公投对伊库区采取石油禁运、关闭巴什马赫口岸等经济反制措施，并最终

在 １０ 月中旬爆发的基尔库克危机中促成了库爱盟的撤军，②引发库民党和库爱盟之

间的相互诘难和小规模冲突。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外部对内部的影响也非单方面

的，两党的统治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有效地为伊库区提供政治和经济庇

护，因此为实现打压异己争夺资源、巩固自身在伊库区合法性地位的目的，两党也不

惜配合引入外部势力。③

四、 结　 语

通过分析伊库区两党政治格局的演变及当前态势可以发现，两党内部、两党之

间和两党外部的三层因素相互叠加与强化，共同塑造了伊拉克库民党与库爱盟不断

拉锯、争夺、妥协的政治格局。 目前来看，两党的二元权力结构依旧存在，并不断受

到变革运动、伊斯兰主义运动等反对派的冲击与挑战。 ２００９ 年以来库爱盟的分化重

组和“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客观上促成了库民党力量的上升，库爱盟和以变革运动

为主导的反对派力量基于各自相对弱势的现实，在短期内将继续维持联盟态势，以
平衡和打压库民党力量，但这并不能消弭联盟内部在政治理念上的分歧，伊库区可

能出现“两党—反对派两个阵营并立，库民党—库爱盟—反对派三股力量互动，维护

与变革现有体制的两种理念竞争”的政党政治格局。 在后“伊斯兰国”时代，伊拉克

库尔德人的重要性下降，伊拉克中央政府的力量逐渐得到强化。 在此情况下，适时

的合作与长期的竞争将是伊拉克库尔德两党关系发展的基本特点，并将主要围绕政

治制度、经济资源、军事安全、外交政策等四个核心问题逐步展开。

（责任编辑： 邹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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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伊拉克］贾希姆·尤尼斯·哈里里：《２００３ 年后伊拉克库尔德问题中的海湾角色》 （阿拉伯文），载
《阿拉伯人未来》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１ 期，第 ５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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